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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長背景和求學過程
我父母都是客家人，也都是大埔人。我父親是一個會計員，母親是個家庭主婦。我是老大，接下來是我弟弟，接下來是我三個妹妹，我的大妹已經去世了。
（問：你太太是客家人嗎？）
我太太不是客家人，是海南人，她父親開照相館，他的父母，嗯，我的岳父母都過世了。我太太跟我一樣，都是南洋大學的同學，同班同學，也都是從事教育工作。
（問：你有幾個小孩？）我有三個小孩，三個女兒，那麼都已經有工作了。老大有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老二就只有一個女孩，老三還沒有結婚。外孫最大的是女生，今年是中一，另外一個男外孫和女外孫都讀小三，他們都是同年齡。
（問：你家裡都是講客家話嗎？）我家裡大都講客家話，跟我太太則講華語，但是到了我孩子結婚之後，因為我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海南人、一個福建人，所以講話都是用華語。
談到我的童年生活，我是在馬來西亞
出生的，霹靂州。小的時候，我對霹靂州的印象已經完全沒有了，因為那是在戰爭期間，後來我們又遷到了檳城，當時我父親是擺攤賣洋服，洋服就是背心啦、衣服啦。
（問：是西裝嗎？）對，當時我們叫那個是洋服。那麼因為我父親不善於經營，所以後來生意失敗之後，就到新加坡來。我父親就在新加坡兼兩份會計的工作，後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前後，應該是之前吧，我父親就帶領我們兄弟姊妹回鄉，當時因為我的祖父他生病。我父親有兩兄弟，就是我伯父跟他，他們商量的結果就是由父親帶領我們回去看看，所以我在祖籍家鄉應該有待兩、三年左右，然後又回到新加坡。我祖父去世以後，我們又回到新加坡，我父親帶我們來新加坡以後就沒有回過馬來西亞了，就一直到現在。
（問：所以你的父親是第一代移民？）他應該是第二代，因為我的祖父也來過新加坡，但是時間很短，但是如果要說我父親跟我伯父是第一代也是可以，因為他們的時間很長，尤其是我伯父，他來過新加坡以後就沒有回去了，我父親還帶著我們回過一次。那麼要說他們是第一代也是可以，我們是第二代。談到我在中國的生活，我曾經在那邊讀過書，大概兩年多，那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都是用客家話來教學。到現在為止，我對那邊的生活還有一些片段的記憶。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那時候我還小小的，好像是二年級或三年級的學生，我對學校的圖書很有興趣，可是那個時候的圖書館不是開放式的，有一個圖書目錄，然後看看看，找到想看的書就跟管理員說。管理員其實也是老師，他也不管你借什麼書，我那時候選的書都是很多字的，都看不懂，所以當時要找適合我們看的書，的確是很貧乏。在我們鄉下，那個圖書館也不是很大，應該叫圖書室，就是一個房間裡面排了一些書。所以實際上我對圖書很感興趣，但是就是看不懂，所以就只能看人家借書，那也是一種樂趣。我在學校裡面也曾經演過一個短短的話劇，是自編、自導、自演，也和同學一起演，那是迎合當時的社會需要，帶點宣傳性質，那個就不要說了，那是我最早最早的「創作」來的。那麼後來祖父去世了，當時的環境也有點改變，我母親就帶著我們回新加坡。
（問：所以是1949回來的嗎？）應該是1949年或是之後，因為我1954或1955是小學畢業，從新加坡啟發學校畢業。我來的時候是念三年級，本來我應該唸四年級，因為當時入學考試，我的英文不（通）過。那時候鄉下那有讀英文，今天我就知道那時候是問很簡單的東西，什麼apple啦，都是很簡單的英文，但是那時候連abc都不懂，怎麼考試？校長說我英文沒有一個基礎，不能讀四年級，所以就降一級。這樣的結果就是我讀書都是超齡的，因為從那邊降級，我的小學是在啟發學校。啟發學校當時是屬於我們茶陽大埔會館主辦的學校，現在是已經歸還教育部，在西海岸。那麼啟發學校的生活，嚴格講，功課方面我並不是很特出。那麼在整個學習裡面，影響我最大的反而不是語文老師，是我的校長，廖一平（廖國礎），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因為那一年剛好我參加華文作文比賽，結果我得了獎，當時這個作品貼在佈告欄。校長在走廊看到我，就叫炳彪、炳彪，叫我過去，我很緊張，也很害怕，以為犯了什麼校規。我就跟著校長走，他就帶我走到佈告欄，跟我說你有一個字寫錯，我就問他哪一個字，他說「越」來的「越」，你少了一撇。我當時很驚訝，校長真的有看這篇文章。但是就是因為這一撇，我從此之後對錯字很謹慎，我非常非常地注意，一直到我大學出來教書，我批改學生的作業也是很注重錯字，所以我的學生很怕我找錯字。甚至於在學校做一些行政工作，我對錯字也是很敏感，我絕對不允許有一個錯字在裡面，所以這個就是校長給我的一個影響，我一直很感謝他。因為在學習上來講，有一個老師可以指出你的錯誤，讓你能夠糾正，而且影響我一生；直到今天為止，我在會館工作，他們都知道我很會抓錯字的毛病，原因在這裡。中學我讀的是中正分校，在這裡讀一年多就遇上學潮，513的時候，中正給我的印象是他的老師，這些老師很多是從中國過來的，有很多口音，不過這些老師都有學問。有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陳漫真老師，她是教華文的，她知道我很喜歡華文，所以常常讚賞我的作文，批改作業也相當認真。沒想到我後來出來教書，教了她的女兒，也有去拜訪過她。學潮以後，政府就辦了官方的華校，我讀的是華義中學，當時叫「華義政府華文中學」。學校曾搬了好幾次。當時因為學潮，政府為了要使這一批的學生能夠受教育，有的要留在原校，有的又不要。當時我的父親也很害怕，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拉到華義中學報名，我一直讀到高二。
我在華義一樣，語文教師對我的影響並不大，卻是教務主任影響我以後工作的態度和處理事情的方法，他是林憲傑主任。他以前教過我數學，他是個數學非常好的老師。我過去的數學從來沒有及格過，可是他教我的那段時間，我的數學全部及格，為什麼呢？因為他很有方法。數學裡面有很多公式，我們對數學不太有興趣的人就不管這些公式。可是他在教學的時候，他會告訴你現在這一個是到第一步，第二步你看要用那一個公式套進去，他就會告訴你，我就知道原來第二步要用公式套進去，然後到了第三步如何接連起來。所以他會讓你有一個思路知道如何去運用這些公式，那麼以前我完全不懂。一方面我對數學沒有興趣，我還是喜歡看書，我是文科的，所以我對數理沒有興趣，就這樣子造成過去數學很糟糕，在他教的時候就讓我明瞭原來數學有這些步驟，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去解。只是很遺憾，他擔任我的數學老師不到一個學期，因為他是教務主任，後來就有新的數學老師來了，從此以後我就回復本來的樣子，一直到我高中畢業，數學都是不及格。這也是為什麼我在華義只讀到高二，高三我在德新中學，也是政府中學，那邊的數學要求比較低，所以我在主任和老師的幫忙之下，就把我轉到德新，所以我就不需要留班，因為老師知道我的興趣不在數理。接下來我要繼續談林憲傑主任，我後來有一次回學校幫我弟弟拿證件，我把我弟弟名字告訴他，他就把鐵櫃子打開，我整個傻掉，整個鐵櫃的文件夾排得整整齊齊，我要的東西他隨手一拿就有。他非常有條理，很清楚地分門別類。這個工作的情況對我影響很大，事情要分輕重緩急，有條理和分門別類，所以後來（我）從事教育工作，就學他這一招。他對我的狀況很瞭解，就跟我說要多鼓勵弟弟唸書，也要多花一點心思在數學上。1961年後進入南洋大學，最初我不是念中文系，我是念教育系。本來我對教育是很有興趣的，但是因為我很怕數學，第一年我成績不錯，升上第二年之前，為了瞭解新的一年課程，我去圖書館查接下來的課程是什麼，我看到有統計學，糟糕了！後來我就決定轉到中文系。還好當時教育系的主任，也是文學院院長，我去見他，他問我為什麼要轉，我就坦白跟他說，我沒有辦法應付統計學，而且我很怕數學。他叫我三思，之後再做決定，後來我就到中文系。在這裡有兩個教授讓我印象很深，一個是高鴻縉教授，他是個文字學家。我們的文字學課是比人家正課的時間早一個小時，大概是七點半左右要上課，我一開始就覺得奇怪，為什麼我們去上課的時候，老師已經坐在教室等我們，好幾次都這樣，後來我覺得不對啊！他是老師耶，七早八早就跑到教室等我們上課，我是學生，怎麼可以讓老師等我上課，這樣太不懂禮貌了！我就決定要比他更早，後來他來上課的時候，我已經在課室等他，其他同學我不管啦，但是我是這樣啦。我對文字學和甲骨文有興趣，也是受他的影響。他有一次在解一個字的時候，就說這個不是我的見解，是我的一個學生的見解，他在編書的時候特別在該字底下註明這是這一個學生的見解，他就是拿他的看法來講。我就想這一個教授，他可以接受一個學生的看法，其他人可能就不會特別說明，而作為自己的見解，可是他沒有這樣，他注重這個學術的責任心，所以這個老師我很敬佩，可惜他在我大三的時候就去世了。後來接任的教授也是一個文字學家，叫做陳鐵凡教授，他給我的印象也是很特別。剛好他來不久就是我們考試，我在看題目的時候，發現有一題題目漏了一些東西，我就請教他，他掃了一眼就說沒問題。過了半個小時左右，他突然跑到我們面前說：「對，這裡有一些問題。」從這個時候他開始注意到我，我也注意到他。他後來也教我們詩經，我對詩經產生興趣，看了很多書，也做了不少筆記，老師就跟我借筆記，他也給我了我這本筆記一些評價。後來他到馬來亞大學教書，又去美國和孩子一起住，我有寫信給他，他也會寄書給我。在通信裡面，我跟老師說我對中國文學史有興趣，我要怎麼去研究？他就說我接觸的還不夠多，野心太大，所以他就坦白跟我講，你先不要談文學史，你先作左思看看。後來我卻研究曹植，但是由於學校工作太忙，我就沒有花時間在這上面。是他讓我領悟到該怎麼作研究，坦白說當時南洋大學裡面的課程並沒有教我們怎麼作研究，後來是因為跟他通信，我才懂。我收藏很多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因為我想要瞭解他們編寫的看法。我在教書的時候還有文學史的課程，我就自己編寫講義，就從這些資料來幫助學生理解，所以後來我的學生文學史成績都還不錯。所以這些老師對我影響很深，我很感謝他們。對了，請允許作一個補充。我中學的時候還有一個老師對我影響很大，他叫作萬濮誠，教我的華文。談到教書，他並沒有什麼特別，每次上文言課文，我會幫他把語譯抄在黑板上，我的板書就是這樣練成的。他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批改作文，如果以今天學校標準來看，他是不合格的。他叫我們模仿陋室銘，寫學校，等我們拿回自己的作文，哇！很慘，一堆question marks，大家都傻掉了，因為沒有分數也沒有評語，只有問號。他就說寫作文要上文跟下文連貫，你們上下文都不合。第二次改完後交回去，發回來時還是一樣問號不少，單單一篇幾乎花掉我們一學期的時間。但是他改我們其他作文的時候，倒是有一個很好的現象，他有給總批，用毛筆和紅墨水寫的，他的總批就很好，這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因為這樣可以真正學到怎麼樣寫作。後來我自己教書的時候，我給我自己學生改作文的時候，也會給總批，甚至還給眉批。所以我的學生拿到我改的作文，都不是先看分數，都是先看評語，我想我成功了，這是我從他那邊學到的。
二、華文在新加坡
我在教華文的時候，課本都一直改變，我都忘記改了幾個版本，早期的課本有白話文也有文言文，但是會考只有注重一百篇。後來教育制度改變，變成全部都是白話文，這個轉變應該是在特選中學出現以後才有的。有了第一語文和第二語文的分別之後，這個語文就開始改變，課文越來越淺，到後來能選修華文第一語文的學生，必須是小學會考裡最高的5％，才可以選母語為第一語言。到現在華文語文程度更加低，也影響華文其他方面的發展，譬如說文學，現在年輕人不搞文學。現在學校裡也沒有文學的課程，可以看到現在的學生把華文當作是一個累贅和負擔，甚至認為可以沒有這一個科目，去讀都是被迫的，這樣華文水平怎麼高得起來。我說一個真實的故事，我1974年被調到教育部去編寫小學課程教材，在我的辦公室裡面除了有華文部之外，還有英文部，其中一個英文老師，他曾經很正面、很直接地說，如果可以不選華文的話，他說我不會讓我的孩子學華文。另外一間小學，我們要拿我們的教材去試驗，那麼校長也曾經對著我們的面說：「如果我可以選擇的話，我不要華文。」所以後來我們離開學校以後，他的華文老師才跟我們講，他說：「你們的教材在你們來我們學校視學的時候，我們才根據你們的教材來教，可是當你們離開以後，我們就很少用你們的教材。」可以看到在當時這樣的情況之下，怎麼樣去提升這個（學生的華文程度）。從政者會說這是你們家長選擇的，但是路是他們（從政者）安排出來的，家長是很現實的，他在這裡生活，如果我不走你安排的路，我的孩子怎麼生活？如果當時他們（從政者）兩者都重視，就不會有今天這種局面。因為有的人他的孩子在華文的成績不好，進不了高中和大學，為了他們這些菁英，OK囉，降低。甚至有一個時期，可以先去讀大學，然後在大學一年裡面去修華文，去念新聞篇章囉，讓他們讀，而且一定過。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的華文怎麼能受到重視？英文是行政語言，不錯，我們是多元族群的國家，在我們的國家裡有四種語言啊，（政府）發出的通告、我們去的信，很多人不敢用華文，我凡是寫給官方的信，我一律用華文，用英文回答我不要緊，但是我一定要用華文寫過去。我在立化中學教書，作教務主任的時候，所有的文件都要有華文，包括課程表和考試的時間表，我一定弄兩行，一行華文，一行英文。有人就說難道學生不懂嗎？我說他們懂，但是華文我們不用，誰來用？包括在會館我也是這麼強調，我就跟他們說現在的華文最後的堡壘就是會館，如果會館不重視華文的話，以後通通會被消滅掉。提倡華文並不是要效忠中國，語文是一種工具，多一種語文就多一雙眼睛，多看一些東西，講效忠那邊是不對的，如果我真的效忠那邊，我回去就好了啊！政治跟語言掛勾在一起是不對的。
三、會館在新加坡
會館在開始組織的時候都是為了會員，一直到戰後初期，很多會館也都是在慈善、教育和為會員謀福利比較多。到了後來會館為了要吸引更多人來會館，就開始有一些活動，另外也組織一些兒童的活動，目的就是希望家長可以帶兒童來認識會館。不過往往這些到現在都流於形式，怎樣去提升，把自己族群的文化提升出來，這一方面沒有多少間會館會認真去作，一方面限於能力，一方面限於財力，也限於場地等等。我覺得現在會館最需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文化，族群的文化慢慢在淡薄，因此現在的會館應該把族群的文化搞活起來，提升起來。不單單是作慈善和教育、搞節慶的活動，例如福建會館，福建人有他的風俗習慣和美食，讓族群文化可以活起來，也可以交流，族群與族群之間，會館與會館之間都可以互相交流和提升。所以我說今天的宗鄉總會不要去搞會館排第一名、第二名的，怎樣去幫助會館提升他們，把這個文化在你的領導之下怎麼融合起來，形成新加坡的一個特色文化，讓人家看到新加坡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在2000年的時候本來要離開會館的，因為我覺得我參加會館的活動並沒有做到什麼工作。後來我的同學，也就是會長，當時他說我們的會館要重建，七樓和八樓是空的，還沒有規劃，他說我們可以搞一些活動，他後來就提到文物館這些東西，我就跟他說如果你要搞這個，我可以幫你。會館的這個文物館，在所有的會館裡面，我們可以算是第一間。我不是引以為傲，在之前我就想要幫會館搞一個這樣的東西，有博物館才能真正去展示族群的東西給人家看到，要不然人家就說你客家人就是釀豆腐和唱山歌，聽到的就是這些。那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什麼東西？所以我們要把這些經得起時代考驗的，也就是族群裡面真正好的東西，把他展示出來。如果每一個會館都能這樣展示，無形中你可以看到華人在新加坡的文化是多姿多彩。文物是死的東西，讓人家看的東西，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做，所以我當時很注重客家歌曲，也很注重客家文化研究。客家歌曲方面，我很幸運的是還好我有一批同事對這方面很有心得，我就是從旁協助和鼓勵。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其實我是很大膽的，因為如果我要成立一個客家文化研究室，是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只是其中一個族群的會館而已，有人會支持我嗎？為什麼我會想要設立這樣一個客家文化研究，就是我在整理文物館工作的時候，我發現我們的資料非常貧乏，過去的人很少研究我們客家的東西。過去有研究的就是只有客總，就是羅香林教授等學者，他們就是設立了客家文化研究室，可是他們的工作我不知道，到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不了了之，甚至於以前的藏書去了哪裡也不知道。所以當時我跟會長討論的時候，說我要設立這樣客家文化研究室，要真正設立應該是客總，因為客總容納所有客家的族群，不單單只有茶陽大埔會館而已。由茶陽大埔會館來作，第一個我的學歷不夠，別的會館會支持我嗎？我有自知之明。可是為什麼我要設立客家文化研究室，我的用意是想從其他的客家會館裡面找出真正想要研究客家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如果客總沒辦法，就我們來做。我希望在會館裡面，通過客家文化的研究，通過客家歌曲的傳唱，讓人家知道客家族群是怎麼樣的。我們並不是在原地踏步的，永遠只做一些吃喝玩樂的工作嗎？我們應該把自己的會館提升起來，更上一層樓，讓人家看看我們的文化精華在哪裡，這一個工作需要我們客家族群大家一起來做，可是到今天我沒有辦法好好地展開這個工作，我感到很遺憾。我的力量有限，但是我要靠外面的力量，要靠大家的力量，如果可以搞出一些東西，就算我沒有名字在裡面也無所謂，這應該是我們族群應該好好去做的。但是至少現在讓大家知道茶陽大埔會館裡面有客家文化研究室，重點是要研究新加坡客家。為什麼現在會館的活動會越來越淡薄，因為現在年輕人在外面都有活動，會館的活動在他們年輕人想法裡面，這些都是老頭子的俱樂部，無所事事，看報紙聊天，在他們看起來會館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場地。早期我們要參加會館，尤其是當董事，你必須是做生意的才有辦法，為什麼早期我沒有參加會館就是這個緣故。早期的董事開會，第一件事情就是募捐，所以給人家的印象就是會館要有錢的人才可以參加。這些人也沒有什麼活動可以搞，就是慈善和教育，為會員謀福利，這些現在外面的一些團體都可以做，讓人誤以為會館沒有生氣。他們忽略了一點，就是現在的會館已經要改變。另外一個影響會館發展的原因就是語文，現在的年輕人大都是講英文，他不懂方言，也不大會講華語，在會館能做什麼？但是他們也沒有想到，會館要隨著時代的改變，最基本的就是華文、華語，還是要把持，英文當作輔助，應該搞些活動讓年輕人學學方言。年輕人對自己本身的文化不了解，現在的會館整天都是吃喝玩樂，沒有強調自己文化的東西，怎麼叫年輕人去了解自己的文化。老一輩的人都淡忘自己的文化，所以我要搞這些活動，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自己本身的東西，你不瞭解自己的東西，你要怎麼發展？你叫別人怎麼認同你？自己都不瞭解自己。要發展就要參與和投入，必須要花時間去瞭解，可是現在的人管你什麼族群，一句話，我就是新加坡人，老祖宗是誰？不管。這樣的情況底下，會館的發展會怎樣？樂觀的會說還有希望，悲觀的就認為越來越糟糕，所以這個問題要怎麼去解決，可是上頭的人不太管。我覺得不管是我們的會館，或是印度人、馬來人的會館，大家如果都能把自己的特點發揚光大，在新加坡形成好像一個花園一樣，開出很多不同的花，很美麗，就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們還保留自己的特點，我們沒有忘本，把自己的根去掉。我們不是野心很大，要把自己的族群壯大，把別人消滅，你要把人家消滅，人家也可以消滅你，就會形成社會的動亂，對文化的發展不是一個美好的事情，所以族群要懂得自己本身的特點，把好的東西發揚光大。
四、新加坡政府對於會館的態度
就是你不要鬧事情，不要發生特別的事情，不要有財政上的問題，不要搞出命案，或貪污等財政問題，如果沒有做出這些事情，要做什麼就去做，做到哪裡就是哪裡。
五、對新加坡社會的看法
作為新加坡人的話，形成一個特點之後，應該要形成一個共同的品格、共同的願望。譬如作人處世上應該怎樣，應該怎麼樣待人，不單是在我新加坡國內，對外又應該是怎樣子。這種精神態度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我出去的時候就是代表我的國家，人家看到的是國家的教育，是一種修養，如果去到外面亂七八糟，你的國再有錢都沒有用，所以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達到的理想。我們小國寡民有一個好處就是容易治理，大家如果都能夠有這樣一個想法，做起來就容易了。當然也有缺點，有局限性，商品的銷售有局限性，不像大國有大市場，所以我們必須要想怎麼發展，要居安思危，譬如發生動亂，新加坡該如何生存？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還穩定，還沒有大事件發生，但是哪一天會有天災人禍，很難講。現在問題是生活的問題，物價漲，醫療用品也漲，造成人民生活困境。另外一點市場太小，工作有限，怎樣去容納這些人，所以新加坡還是要向外，從外面去投資發展，賺錢回來養（人民）。
六、與中國和臺灣的交流經驗
回到大埔，看到都是老的小的比較多，年輕人大都到外面去拼，本來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問題是在原鄉住的那些人，尤其是管理這些地方的人，他是不是應該在原鄉作些什麼幫助鄉民生活，使（原鄉）更熱鬧一點，或者去改變一下老幼在家鄉（的情況），或者是讓田地不要荒蕪，作為一個地方的官員應該去好好思考思考。
（問：你常回去嗎？）我不常回去，只有在作（會館）150週年的時候比較常回去，後來就是參加懇親會或旅遊才回去。
（問：是跟大陸的交流比較多，還是跟臺灣的？）近期跟臺灣比較多，過去執教的學校跟斗六的正心高級中學締結為姊妹學校，所以每年都有互相來往，那時候是一年我們過去臺灣，一年他們過來新加坡。那麼他們來新加坡是來學英文，我們到正心去就是去瞭解臺灣人的生活，在學校裡面除非是書法、音樂，只能上這些課程，因為上其他課程他們也聽不懂，因為語文的問題，所以這是他的侷限，但是在其他交流上都不錯，所以我經常帶學生過去。後來我進入會館，跟一些（臺灣）客家的團體有來往，也比較多跟他們有接觸，我最早接觸的是苗栗，那年是研討會，我帶了三個同事過去參加研討會，只是去那裡聽聽看看。後來，我們跟其他的團體有來往，這一兩年跟那個中央研究院蕭新煌教授就有（接觸），他在這邊有搞一個活動，我們也搞一個活動，我們也去那邊參觀、瞭解，所以近期我們也有去拜訪客家委員會，他也對我們很好，送我們一些書，交流交流。不過中國大陸畢竟是原鄉，情況有點不太相同，因為我們有些人的親人在那邊，雖然有些人已經沒有親人在那邊，但是我們還是會想要看看自己家鄉的變化，所以有一些活動在原鄉展開，也會跟著去看看。我在臺灣方面是文化的交流比較多，我也趁這個機會可以瞭解一些臺灣客家的聚落，去參觀一下。我自己在會館裡面搞一個客家文化研究室，所以我對客家文化這一塊比較注意，近年來我到臺灣去，坦白講，臺灣在這個客家研究上的確比大陸更快。我幾次回到大陸去，很多東西他們根本沒有注意，早期我要拿一些關於家鄉的資料非常困難。150週年的時候，當時我要到原鄉收集一些資料，因為大埔有21鎮、1個林場，每一個鎮都有他的特點。可是我們每次回去的時候，不可能到每一個鎮去看，所以我就對當時的縣政府說，我們有意思把21鎮的資料整理出一本書。結果他們就配合了，就把21鎮的幹部請到縣政府所在地開會討論，他們也支持。但是有一個疑慮，因為他們說沒有錢，但是我就跟他們講，我每一個鎮給四個版面，也給你拍攝相片的film，都免費給你，你們不用出到任何出版費，你們就好像推銷一個鎮一樣，把特點寫出來，就是一個總介紹，然後就是照片。第一次會議雖然成功，幾個月之後我又回去，再次去瞭解一下他們的工作進展，結果這個時候他們給我看到一些東西，我整個愕然，他的照片不是拍的，是從一些雜誌剪下來的，我怎麼去把他出版？那些資料他們也沒有認真去寫，我說不行，我就跟他們說，你們不用擔心，我每一個鎮給四捲底片，不夠可以再跟我要。下次去的時候就比較好一點，他們開始拍一些東西出來，我也知道他們的鎮有些條件不好，譬如說沒有專業的攝影師，也沒有很好的照相機。本來我之前是很想從新加坡帶一個攝影師過去，但是仔細一想不可以，因為我們注意到雖然到每個地方他們會接待，（但是）他們不會好好地幫助你，因為他們不知道你的用意在哪，也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所以儘管照片不大理想，我們還是出了一本書《大埔風光處處情》，是一本畫冊。這本書後來成為一個絕響，為什麼？因為現在大埔又把21鎮、1個林場規劃成14鎮和1個林場，有些被合併。我也跟他們說過，我也想出第二本，就是14鎮加1個林場。可是我要求一張新地圖，到今天為止，我還沒看到這個地圖。每次我回去都是給我看旅遊地圖，而且是21鎮的旅遊地圖，我說新地圖呢？他們就說還沒有做。所以你可以發現到他們對自己家鄉完全沒有注意。後來我又出版一本叫《大埔民居》，因為很多人都認為我們客家人民居就是那個土樓，圓的、方的土樓，但是實際上真正老百姓住的房子不完全是土樓。其實我就是想要幫家鄉整理一個文獻，這是一本很珍貴的文獻。《大埔民居》出來以後，大埔縣的縣政府後來要求我們讓他多一千本，他要在懇親會的時候送給人，可見我這本書是有效用的，所以我們會館後來真的再印一千本，寄回給他們，送給他們。所以這本《大埔民居》也是我對家鄉（的貢獻），對建築物的一個保存，最少屋子倒了，還有圖片，還有結構的描述。我除了這些，也出版一些學生的作品，讓兩地的學生有一個交流，我負責《茶陽之聲》的出版，作主編，我也是把這個當作一個平台，第一他不單單是報導我們新加坡茶陽會館的一些活動，作一個宣傳，一個文本紀錄。我也希望這個東西可以推向海外，讓海外，包括家鄉，有客家人的地方，我們都可以寄一本去，讓他們瞭解新加坡大埔會館的情況。另外，我希望「茶陽之聲」能夠報導會館活動之外，也希望讓年輕人可以通過這一本會訊，對茶陽會館有一個認識。所以我徵求原鄉的學校輪流提供學生的作品，出版之後每人一本，我還發稿費給他們。在本地，我們之前是請會員的子弟（投稿），可是後來反應不大好。就請啟發學校和大僑小學供稿，這兩間學校就是間隔一期一期，因為早期他們都是我們客家人辦的學校，希望通過這兩間學校，因為這兩間學校跟會館有關係，所以說讓這個學生瞭解一下會館是什麼樣子。除了文章作品水平之外，還刊登他們的美術作品，就是讓他們對會館有接觸。這本東西也會寄給原鄉，也讓原鄉的人瞭解一下新加坡的學校，學生的情況是怎樣。當然在作文來講，原鄉的學生作文比較好，但是我們不作比較。再來，我這本《茶陽之聲》是包含老中青三個層次，很多老人家來到新加坡以後就沒有再回去過，所以我是藉這本《茶陽之聲》把原鄉的資料帶到這裡來，讓他們過癮一下，看看自己家鄉的變化。中年這一代對原鄉也不完全認識，對這個（會館）也不完全瞭解，所以我希望通過中年的人，將他們帶出來接棒。所以這個平台就是要照顧到老中青三個層面，對我們的會館有認識，對家鄉有認識，對自己有認識。總之，我認為客家族群不應在原地踏步，必須跨出門檻，志在四方，把客家文化的精髓永世傳承，我願意與各位共同努力！一起奮進！
� 以下括弧處裡的文字，是訪問者在訪談中提出的問題，或為訪問者求受訪內容文句通順而添加，經受訪者校稿後，同意加入。


� 當時稱馬來亞。


� 從中二念到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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